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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社区已经发展成为知识需求者持续进行知识交互、衍生的聚集地，探索网络社区中知识需求者参与知识动员的行为模式对于发挥和促进知识价值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时间维度上采用时间序列方法对用户活跃度分布形态进行解析；其次，在空间维度上采用社会网络方法对知识需求者参与动员关系进行探索；最后，在内容维度上采用扎根理论编码技术进行交互内容分析并构建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双元结构模型。结果发现：网络社区中的知识动员活动由参与者进行驱动，且具有成员自发性和自适性；双元结构的知识动员存在明显的知识不对称现象，知识生产者和知识需求者分布不均衡，造成知识差异；网络社区的成功运作需要依靠活动核心参与者加强知识动员，以及被动参与者的去边缘化，以此带动整个网络社区用户的知识动员能力，形成知识赋能和促生来强化知识动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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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communities have developed into a gathering place for knowledge demanders to continuously interact and derive knowledg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knowledge demanders' participation in knowledge mobilization in online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play and promote knowledge value maximization. Firstly, the time serie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user activity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secondly, the social network method is used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tion and mobilization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demanders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finally, the rooting theory coding technique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ve content and construct a binary structure model of knowledge mobilization in online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nt dimension. The results found that: knowledge mobilization activities in online communities are driven by participants and have member spontaneity and self-adaptation; knowledge mobilization in dual structure has obvious knowledge asymmetry, and knowledge producers and knowledge demander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resulting in knowledge discrepancies;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online communities needs to rely on enhanced knowledge mobilization by core participants of activities and de-marginalization of passive participants, so as to drive the knowledge mobilization ability of the whole online community users and form knowledge empowerment and promotion to strengthen the knowledge mobiliz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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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多阶应用加速了社会交互行为的场域流动，社会交互过程的知识需求也伴随着数字空间穿梭在网络社区与现实生活中。知识在需求者、时间和空间的多维组合中不断流转与衍生创造价值，并成为社会发展持续进步的动力源泉，这也体现了知识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1]。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体现伴随着数字网络的发展被无限放大，网络社区、短视频、自媒体等知识传播媒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愈演愈烈，成为数字时代背景下面向组织或个人的新型知识实践社区[2]。后疫情时代，网络社区的发展为适应数智化的服务加快了步伐，需求本体能够根据其意愿在网络社区中进行知识的获取、互动、交互和分享，网络社区也成为知识行为和知识数据的主要聚集地。
网络社区的环境与服务促进了知识需求者的交互意愿，更能体现数字时代的用户知识行为特征，对于推动知识的生活化与社会化在网络流转与现实实践之间的交互衍生发挥了积极作用。知识动员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发生在组织、团体或个人的不同层面，而知识共享作为知识动员的核心环节至关重要，网络社区作为知识共享的聚集地，对于研究知识动员的行为结构提供了新型的实践场所[3]。网络社区中的组织成员通过自身知识的价值化与行动化，在交互与实践的共享中提炼自身的知识，逐步聚集发展成为组织的知识脉络进行知识创新。以网络社区为据点研究知识行为成为新的研究热点[4]。
国内外知识动员、网络社区的相关研究都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网络社区中知识行为的多元形式与知识动员的多阶参与结构研究较少。现有的研究少有涉及网络社区中知识生产者与知识需求者如何开展知识动员，且研究维度单一。基于此，本文从多维度出发，应用混合方法剖析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行为结构，为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研究提供参考，促进网络社区中知识行为组织化和价值化。
2 文献综述
2.1知识动员
后知识服务时代，知识动员的相关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知识管理的核心内容。知识动员是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用于改善研究实践内容，推动研究成果向实践价值转化而提出的概念[5]。知识动员没有明确的定义，它关注知识行为过程中的创新与服务，为实现知识价值最大化而采取一些实践行动去激励组织或个体积极参与知识活动，从而达到知识应用范围扩大与知识价值增值的目标[6]。知识动员强调知识高效传播与共享，推动知识成果向实践应用的转化，助力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实现迭代与融合。
[bookmark: _GoBack]国外许多学者将知识动员概括为需要特定知识来告知其实践的人向拥有这种知识的其他人学习的过程，在组织中，知识的有效跨界动员是组织有效运作的关键[7]。在教育领域，已有研究表明专业学习网络下的知识动员结构有利于组建高水平的师资团队；在工业领域，知识动员能有效将科研成果进行实践转化；在国内，学者姚伟率先对知识动员的涵盖范围、目的和作用、面向对象、技术视角、动员过程、动员实质和动员功能等进行了系统的描述[8]；对于高新企业而言，有研究构建了知识动员对知识进化的影响路径模型，研究了强弱知识基础企业之间的知识动员效果，为提高企业内部知识的适应性和变异性做了理论基础[8]。此外，在教育政策制定与改革领域知识动员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2.2网络社区
网络社区伴随着数字互联网的发展风生水起，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社会化交互的实践基地，其作为移动的数字数据基地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社区”一词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7年带入社会学视野，用来表征近代社会的整体变迁模式[9]。数字互联网的出现催生了各种形式的社交化网络社区，Howard 1993年将虚拟社区的概念表述为虚拟网络空间的需求者参与活动并持续与他人保持互动的网络关系[9]。此后，国内外学者对网络社区的交互研究开始水涨船高。在知识管理领域，网络社区成员通过社会化交互完成知识共享，促进了技术平台与社区成员认知的统一[10]；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通过网络社区完成信息交换与分享并转换认知身份获得归属感和情感认同[11]。网络社区逐步成为人们交互和分享的核心区，成员的信息交流在互联网的加持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桎梏，在其专业化的平台服务和动员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社交知识化和知识社交化的网络社区文化，网络社区已经成为各界学者进行网络实践的研究基地[12]。
2.3混合方法研究
混合方法研究思潮的诞生伴随着社会科学与交叉社会科学的发展愈演愈烈，数字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带来了人们社会交互方式的变革，混合方法研究在学术研究复杂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3]。国内外的学者对于混合方法研究尚未有统一的范式标准，Pawson提出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结合用以应对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多面的、多维度、多视角的复杂社会行为[14]； Bryman研究认为大多数融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研究是为了强化和完整测量研究结果的解释性[15]。
在国内针对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也有了一些进展，大都停留在对混合方法研究的演变历史和具体研究应用方面进行探讨[16]。本文所探讨的混合方法研究主张从数据的复杂化结构出发，以多维度、多视角、多元化的解释路径挖掘复杂结构数据的整体解释能力。混合方法并不是简单的定性和定量方法进行组合，而是一种通过分析复杂数据结构的特征，客观选择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融合整体性去解释复杂数据所蕴含的整体运行规律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从时间、空间和内容三个维度进行三维一体的系统论、协同论和整体论研究分析，进一步丰富了混合方法研究范式的发展路径。
3 研究设计与分析
通过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网络社区（B站视频）的用户数据及社区话题视频的所有用户评论数据，观察社区话题知识行为的整个生命周期迭代过程；运用Gephi软件建立用户间的社交网络关系；运用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对评论内容进行分析。最后，建立双元结构的路径优化模型，得到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的双元结构模型并进行深入探析。
3.1对象选择与数据处理
B站平台作为使用人数最多、评论参与度最高、用户互动频率最高的数据库，对研究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行为结构具有代表性和解释性。本研究选择“有哪些好用的记笔记小技巧”这一话题，在学习过程中知识需求者对记笔记的方法关注度较高，且此话题适应人群范围较广。针对这一话题的相关视频进行知识动员让更多的知识需求者学习到做高效笔记的方法和技巧，通过研究其知识动员的行为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更好地将知识需求者的行为路径和知识实践价值化，以提高知识传播共享效率。
此次研究收集的用户数据包括：视频标题、视频标签、视频发布时间、视频发布者昵称、视频总播放数、视频点赞数、视频分享数、视频收藏数、视频总评论数、评论人昵称、评论创建时间、评论内容和评论内容的点赞数。使用“八爪鱼”爬虫软件从“哔哩哔哩网站”爬取关于“有哪些好用的记笔记小技巧”这一话题的视频信息，总共采集到153条数据，时间是2017年10月至2022年4月，以及六个视频总播放量最多的视频评论数据总共3754条，具体数据信息如下表1所示。
[bookmark: _Ref27693]表1选取数据的具体信息
	主题
	有哪些好用的记笔记小技巧

	截取时间
	2017年10月—2022年4月

	涵盖标签
	笔记、学习、高效、技巧、日常、经验分享等

	（话题）被收藏数
	4.7万
	（截止日期：2022年4月9日）

	（话题）被浏览数
	14万
	（截止日期：2022年4月9日）

	（视频）最多分享数
	5616
	（截止日期：2022年4月9日）

	（视频）最高获赞数
	15.8万
	（截止日期：2022年4月9日）

	（视频）最高播放量
	231.7万
	（截止日期：2022年4月9日）


3.2 研究结果分析
运用混合方法，即时间序列、社会关系网络分析和扎根理论编码技术等分析方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三维一体的立体化分析，探寻知识需求者在网络社区空间下进行知识动员的行为结构。 
3.2.1时间序列分析
[bookmark: _Hlk106981136]对选定的UP主视频评论进行整理，对“评论发表时间”、“评论数”和“点赞数”进行统计分析，以发布日期为横轴，每月评论数为左侧纵轴，每月点赞数为右侧纵轴，绘制出表现用户活跃度的时间序列图如下图1示。
如下图1在2017年10月、2018年2月、2018年8月、2019年2月、2019年8月和2020年2月形成了特定时期的峰值点，峰值的出现表征着新知识和讨论热点的出现，且该视频的评论数和点赞数的折线整体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呈山丘状分布，每个活跃阶段都有其相应的生命周期，都会经历从发布、成长、高潮到衰落四个阶段。波峰和波谷是整个话题生命周期中的组成部分，网络社区用户间持续的知识交互活动会对波谷到波峰的每次转化造成影响，从图1中可以发现，在知识交流活动的衰落期会出现小幅度的波峰，其数量远远小于发布时的评论和点赞总量，但因其视频内容和评论的有用性，以及相关知识关注度，其生命周期在经历短暂的衰落之后，还有可能再次成长达到新的高潮。
参照各时段的评论内容，可以发现各时间段的用户评论对视频中所包含的知识问题进行了详细地总结和概括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在互动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知识交互，大部分知识分享者都得到了UP主和其他知识需求者的认同和赞赏，这无疑强化了知识需求者进行知识动员的行为意愿。在网络社区中，如果想要维持社区话题的活跃度，就需要持续不断的知识需求者参与到知识动员的活动中来，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的关键是要建立社区成员知识高效共享的文化环境，建立鼓励并吸引用户持续关注和参与话题的共享机制。

[image: ]
图1 用户活跃度时间序列
[bookmark: _Hlk98511421]3.2.2 社会网络分析
[bookmark: _Hlk106981179]梳理清各评论者和回复者谁是知识动员过程中的中心发起人与知识的重要传播者至关重要，通过对记笔记话题视频数据中的参与者（评论者和回复者）进行交互分析，绘制各参与者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图。
在话题视频的评论中，一些用户在浏览了某一条评论后会对该评论做出回复，他们的回复内容和该评论内容所传达的知识信息存在相同性和异质性，这些用户会阐明自己对于该评论内容是否认同，甚至还会和评论者对新引进的相关话题知识进行交互讨论。一次知识动员的完成是指知识信息从视频发布者传递给评论者，之后又由评论者将知识传递到回复者。在知识动员的过程中，知识的外向传递和分散蔓延是持续不断的，且在知识动员活动中通过社区评论者和回复者对相关知识的分享交流，还会出现新的见解和知识，这不仅使知识得以延伸和价值化，还完成了知识的交换和更始。
选取一个视频的评论内容，形成评论者与回复者之间进行交互的二维表，导入到Gephi软件中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如图2所示。为了探究参与视频内容交流，知识传播的用户间关联度，节点表示评论者和回复者的昵称和交互度，知识动员连线是评论者与回复者间的互动，在评论中表现最积极踊跃且最具感召力的参与者是“噔噔噔噔瞪丶”、“甘狄拔挂件”、“谷咕汐”等，这些参与者会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形成局部的知识动员。
[image: 社会网络关系图]
图2 社会网络关系图
为了探究视频内容评论者与回复者之间的交互关系，采用Gephi软件的ForceAtlas2布局算法对数据进行动态网络分析，构建出基于ForceAtlas2布局算法的星云图，如下图3所示。网络最外层有很多分散点，他们是缄默者和不活跃的参与者，参与者间互动较少。知识动员结构的中心是核心评论生产者，通过关键的知识分享者与外层的分散点（非活跃参与者）相连，网络中的节点形态越大，表明该用户的评论内容越有吸引力，互动程度也越高，评论和回复数量越多，包含的有深度的知识信息就越多。
网络结构表明，小部分的评论发起者提出或分享知识，不仅可以引导用户们对该视频话题进行互动，还会对整个知识动员的过程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在网络社区中开展的知识动员活动，有部分用户对参与活动没有较高的主动性，说明评论参与者间的知识动员存在不均衡现象，他们没有积极的在网络社区中和其他参与者互动交流，没有积极的将自身知识通过知识动员传递分享给其他知识需求者，这部分用户在评论区中作为缄默者，他们发表评论但不参与知识动员活动，只是通过观察其他用户的讨论收获来自网络社区中动员用户在评论区分享的知识。因此，在后期知识动员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鼓励参与者们积极的参与到知识动员活动中来，加速构建社区成员知识高效共享的动员环境，形成鼓励并吸引更多用户持续关注和参与话题的知识动员机制。
[image: 星云图]
[bookmark: _Hlk109314504]图3 基于ForceAtlas2布局算法星云图
3.2.3 内容维度分析
知识需求者进行知识动员的行为主动性取决于知识动员者共享知识内容的价值。对爬取的视频用户评论数据进行文本分析，了解知识动员过程中的行为影响因素，对于构建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的行为结构十分重要[17]。
1）交互内容主题分析
将视频分享的评论内容和回复内容文本数据导入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经过词频分析，生成词频分析文档，绘制出主题词云图，如下图4所示。该话题视频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笔记”、“喜欢”、“学习”、“视频”、“ipad”、“方法”、“时间”等方面，这些关键词构成了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的主题，也体现了该话题视频的主题知识价值[18]。
由下图4可知，B站社区中的评论去中心化后，形成了局部的知识动员主题群聚效应，与记笔记相关的视频是否包含图中相应的知识信息会影响用户参与知识动员的意愿，图中相应的知识信息是否存在于话题（记笔记）视频当中，会对用户是否愿意参加知识动员产生影响，这也是用户开展知识动员时最关注的问题。B站社区对浏览、评论和弹幕没有限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去参与话题讨论，也可以只选择浏览旁观或者直接退出，所以，推动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的动因是个体知识参与者要对话题进行讨论并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组织结构来推动知识动员[19]。
[image: 词汇云分析]
图4 知识动员相关视频用户评论词云图
2）数据内容编码分析
利用Nvivo12软件对用户评论数据进行编码和分析，挖掘出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的话题结构和编码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收集的数据中选择708个参考点，作为初级编码（即自由节点），其次，在评论数据中可以发现，参与者之间具备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网络社区互动特性，因此，将创建节点编码时初级编码作为重点，整合这些自由节点并将其归纳到13个树节点中，最后，根据第二步归纳出来的树节点编码，进行深层次的提炼归纳，得到最高层编码，即新媒体视频领域中知识动员的6个主要因素，如下表2示，它们分别是动员行动归因、动员双元拓扑、动员认知角色、动员目标衍生、动员媒介转译和动员过程转置[20]。
[bookmark: _Ref31664]表2频领域中知识动员编码表
	低级编码
	次级编码
	高级编码

	工字型笔记法、康奈尔笔记法、理科生、专业……
	笔记整理方法、笔记学科差异
	动员行动归因

	笔记学习行为、笔记价值体现、笔记分享功能、笔记电子载体……
	动员心智拓扑、动员数智拓扑
	动员双元拓扑

	字、康康的技巧、推荐高中网、高中习惯……
	个体笔记展示、高中阶段笔记
	动员认知角色

	荧光笔、好简洁好流畅、内容、目标管理……
	笔记性能界定、笔记目标内容
	动员目标衍生

	学习方式、画直线、时间电子书写、记忆时间……
	笔记展现方式、笔记视图展示、笔记时间功能
	动员媒介转译

	无纸化笔记、手写笔记、整理笔记的方法、求入门方法……
	笔记处理方式、笔记处理方法
	动员过程转置


如下表3所示，“动员数智拓扑”的编码数量是190，所涵盖的自由节点最多，且权重也是最高的，这体现了在知识动员过程中，用户最关注的是动员数智拓扑所包含的知识内容[21]。这也是知识动员参与者之间交流互动频率最高、涉及到的相关话题知识范围最广的一个关键因素。同理，知识动员参与者关注的焦点还包括涉及“动员心智拓扑”“笔记处理方式”等知识内容的评论。
[bookmark: _Ref31955]表3 编码结果表
	一级编码名称
	二级编码名称
	参考点

	动员行动归因
	笔记整理方法
	12

	
	笔记学科差异
	17

	动员双元拓扑
	动员心智拓扑
	105

	
	动员数智拓扑
	190

	动员认知角色
	个体笔记展示
	55

	
	高中阶段笔记
	13

	动员目标衍生
	笔记性能界定
	16

	
	笔记目标内容
	21

	动员媒介转译
	笔记展现方式
	12

	
	笔记视图展示
	24

	
	笔记时间功能
	17

	动员过程转置
	笔记处理方式
	179

	
	笔记处理方法
	47


图5展示的是文本中编码的节点对编码参考点的可视化，观察图5可以发现，编码分布不均衡，动员双元拓扑和动员过程转置这两个节点占评论内容的7/10左右，而动员认知角色、动员媒介转译、动员目标衍生、动员行动归因这四个节点所占评论内容不足3/10，虽然其编码包含的知识内容都比较具有代表性，但仍需要提高这四个动员模式对整体知识动员的作用，以提高其对知识动员的知识贡献度[22]。
[image: 按编码参考点数比较]
[bookmark: _Ref30583]图5 编码参考点可视化
3）节点矩阵编码分析
利用Nvivo12软件对内容节点进行矩阵编码分析，以动员数智拓扑和动员心智拓扑这两个节点为横坐标，以动员过程转置、动员媒介转译、动员目标衍生、动员认知角色和动员行动归因为矩阵纵坐标，分析结果如下表4示。在动员认知角色中，关于动员数智拓扑的编码是36，关于动员心智拓扑的编码是35；在动员过程转置中，关于动员数智拓扑的编码是32，关于动员心智拓扑的编码是36，其他情况以此类推。我们发现，动员认知角色过程中有关动员双元拓扑的编码最多，对促进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的影响最大，从编码矩阵中还可以发现，主要依靠动员认知角色、动员过程转置和动员媒介转译等来推动知识动员活动，而在知识动员活动中，主要是通过动员数智拓扑和动员心智拓扑来开展知识动员[23]。
[bookmark: _Ref32180]表4矩阵编码分析表
	
	A：3动员数智拓扑
	B：3动员心智拓扑

	1：动员过程转置
	32
	36

	2：动员媒介转译
	5
	7

	3：动员目标衍生
	2
	2

	4：动员认知角色
	36
	35

	5：动员行动归因
	1
	0


4）案例矩阵编码分析
对五个案例进行矩阵编码分析，以“_19doublew”、“Wendy_vibes”、“是你们的康康”、“桃月二十酒”和“一条正弦为横轴”，以动员过程转置、动员媒介转译、动员目标衍生、动员认知角色、动员双元拓扑和动员行动归因为矩阵纵轴，分析结果如下表5示。在动员过程转置、动员媒介转译、动员目标衍生、动员认知角色、动员双元拓扑和动员行动归因中，_19doublew案例编码分别是51、14、11、12、67、0；Wendy_vibes案例编码分别是38、14、0、0、27、6；是你们的康康案例编码分别是30、12、10、17、14、0；桃月二十酒案例编码分别是15、0、8、11、22、16；一条正弦案例编码分别是43、0、0、21、59、2。通过案例矩阵编码可以发现，动员双元拓扑对这五个案例的影响最大，在其评论内容中占比最多，主要以动员双元拓扑来实施知识动员活动，其次是动员过程转置在这五个案例的知识动员活动中影响最大。
[bookmark: _Ref32304]表5案例矩阵编码分析表
	
	_19doublew
	Wendy_vibes
	是你们的康康
	桃月二十酒
	一条正弦

	动员过程转置
	51
	38
	30
	15
	43

	动员媒介转译
	14
	14
	12
	0
	0

	动员目标衍生
	11
	0
	10
	8
	0

	动员认知角色
	12
	0
	17
	11
	21

	动员双元拓扑
	67
	27
	14
	22
	59

	动员行动归因
	0
	6
	0
	16
	2


5）节点聚类分析
使用Nvivo12对节点进行编码相似性聚类分析，绘制出如下图6所示的知识动员相似性聚类模型。从图中可以发现动员心智拓扑、动员双元拓扑、动员数智拓扑、动员过程转置、笔记电子载体、笔记处理方式等25个节点的编码密度，这些节点编码相互作用，动态影响，这25个节点编码对网络社区的知识动员规模和稳固水平起决定性作用[24]。
从不同编码节点间连线的密集情况可以看出聚类程度的大小，根据聚类模型可以发现，“个体笔记展示”“笔记处理方式”“笔记电子载体”“笔记观后体验”等节点连线密集，聚类程度较大，说明用户间互动较为频繁，讨论内容较多，对这些方面的知识更感兴趣，知识需求行为加速，而“笔记分享功能”“笔记视图展示”“高中阶段笔记”“笔记展现方式”“笔记目标内容”“笔记学科差异”“笔记整理方法”等节点连线明显稀疏，聚类程度较低，呈现内容较少，因此，需要通过更多的办法鼓励用户多参与知识交流，在社群中多互动分享自身知识，以提升网络社区中的知识组织水平，让知识内容更加丰富，提高知识动员的效果。
[image: 按单词相似性聚类的项]
[bookmark: _Ref30854]图6 知识动员节点相似性聚类模型
4 网络社区中知识动员双元结构模型
经过上述多维度分析，构建了如下图7所示的知识动员双元结构模型，从模型中可以发现，六个节点的作用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缺少任何一个节点都会对网络社区中的知识动员造成影响，知识动员双元结构模型由知识动员双元拓扑作为核心连接其他五个节点，驱动知识动员活动参与者进行知识的交流互动[25]。知识动员双元拓扑由数智拓扑和心智拓扑构成，由行动归因、目标衍生、认知角色、过程转置和媒介转译的知识内容驱动。
知识动员双元结构根据知识内容的不同，分成五种驱动模式，第一种是利用知识动员双元拓扑驱动过程转置，将知识赋能给目标衍生，最后将目标衍生的知识根植于行动归因中，完成知识动员的演化；第二种是不经过知识赋能，直接利用知识动员双元拓扑驱动目标衍生知识，将其根植于行动归因中，完成知识动员的演化；第三种是利用知识动员双元拓扑驱动媒介转译，以此来促生认知角色，再综合认知角色知识衍化为行动归因，完成知识动员的演化；第四种是由知识动员双元拓扑直接驱动认知角色的知识衍化为行动归因，完成知识动员的演化；第五种是过程转置和媒介转译伴随着知识动员双元拓扑直接驱动行动归因来完成知识动员的演化。
双元结构的知识动员演化过程与网络社区的发展密切相关，社区内用户的整体组成结构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均会对知识动员效果产生影响。模型中的知识赋能和知识促生不仅仅是赋予能力和促进知识产出，更重要的是激发目标衍生和认知角色中主体参与者自身的能力，激活主体知识，唤醒其知识创新热情，鼓励主体间知识的交流互动，将知识活化，再将其根植或衍化到行动归因中，实现多元化的知识创新，重塑新的知识体系，以提升知识动员双元拓扑的知识驱动力。在前面几节对数据的分析中显示，知识动员过程中存在知识不对称、不均衡问题，说明有部分知识参与者对这部分知识内容并不了解，所以需要推动知识赋能和知识促生空间的形成，吸引更多元知识用户参与到知识动员活动中来，平衡和补充社区内的知识不对称。


[bookmark: _Ref31367]图7 知识动员双元结构模型
5 结论
本研究扎根于现实知识动员网络社区，以B站视频用户评论数据为依托，探讨了新媒体视频知识交流社区中知识生产者和知识需求者如何在双元结构下开展知识动员，并构建出知识动员双元结构模型，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网络社区中的知识动员活动由参与者进行驱动。在网络社区的文化氛围下知识需求者感知强化的价值关涉进一步满足，在数字偏好的价值主动性驱动下知识需求者以数字群体的形式根植于多元形式的网络社区，在多层次需求结构的影响下完成知识聚合，最终动员越来越多的知识需求者进行知识动员，并在网络社区知识动员活动中强化知识轴向作用。在知识动员活动中，参与者间进行知识交互，主动分享交流知识，提高参与者间的互动频率，深化知识交流层次，使其交流内容价值最大化，并以一定程度的知识惯性满足知识需求者寻求的价值归宿，形成网络社区中的知识资本。
2）知识动员活动具有自发性和自适性。参与用户是自由的，动员结构是涌现的，知识交互是偶然的，组织基础是权变的。网络社区成员生产和消费知识的过程中进行知识动员的时间、空间、内容、力度等没有限制，参与者可以自由地分享和学习知识。动员活动根据用户自身的实际知识需求自发发起，并以知识需求粘性形成知识动员漩涡，而不是预设性的知识动员仿生，它可以根据不同的知识需求演变成相适应的知识动员活动，促进异质性地参与者间知识交互的关联性，以知识价值扩散式的形式形成超群体知识元结构赋能网络社区知识动员的价值向度。这种知识动员方式有助于增强知识动员活动的吸引力和用户间的凝聚力，利用参与者间的知识交互，持续性发展和强化网络社区中的知识动员活动。
3)在知识动员活动中，知识动员双元拓扑驱动过程转置和媒介转译，形成知识赋能和知识促生。这种结构的形成是由于参与者在知识动员活动中所处空间的知识不对称，知识主体（知识生产者）和知识客体（知识需求者）间存在知识偏度效应，知识不对称会造成参与者之间分布不均衡，使得知识认知形成差异，不够多元化。在知识动员活动中，参与者间的知识交流与衍生是知识赋能的基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知识动员活动中参与者去中心化时，知识赋能直接将隐性知识价值化，充分发挥隐性知识的价值，使其价值最大化、行动化，形成更精益且有内涵的知识基础。
综上所述，在网络社区中，需要建立更多的交互机制和动员机制让更多的知识分享者参与到网络社区的知识动员中来，进行有效的知识交流与知识衍生，平衡知识差异，共创知识多元化，以强化知识动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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